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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首个“文学之乡”典藏
悲悯 了一容 著



吉祥西吉 文学花开

中共固原市委常委、西吉县委书记
西 吉 县 人 民 政 府 县 长

马志宏
武维东

一脉文心传万代，千古不绝是真魂。文脉不仅是一个地方精神的折射

和文明的体现，而且在本质上更是一种认知的基石与发展的动力。

西吉历史悠久，文化源远流长。在月亮山下、葫芦河畔的这片吉祥之

地上，回汉各族群众创造了灿烂的文化。农耕文化、游牧文化、红色文化等

相互碰撞、相互交流、相互融合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、丹霞胜景、

红色圣地等四大文化名片，呈现出思想艺术俱佳、风格独特多样、雄浑典

雅并存的艺术景象，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和谐发展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在县委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西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

变化，全县经济繁荣、民族团结、社会稳定、群众生产生活水平不断提升，

文学艺术蒸蒸日上、枝繁叶茂，结出了丰硕的果实。郭文斌、火仲舫、了一

容、火会亮、古原、单永珍、牛学智、赵炳鑫等一大批有朝气、有才华、有创

意的西吉作家相继亮相全国文坛，以讴歌时代、讴歌人民、讴歌家乡、凝聚

力量、鼓舞人心为己任，辛勤实践，努力耕耘，创作出一大批优秀文艺作

品，深情讴歌西吉改革、开放、发展的历程，生动描写西吉各族人民的生

活，充分展示生活中源远流长的美好情愫，尽心阐扬“团结包容，奋进创

新”的西吉精神，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热爱西吉、建设西吉的热情，

令人欣慰，让人振奋。尤其是 2011 年 10月 10日，中国首个“文学之乡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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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户西吉，又一次向世人证明西吉文学的实绩和西吉作家的实力，文学成

为西吉的“铁杆庄稼”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西吉县委、政府认真贯彻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和

“五大发展理念”，全面落实《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

见》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、中国文联十大、中国作协九

大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西吉文学艺术事业如雨后春笋，空前繁荣，强势崛

起，涌现出了马金莲、刘汉斌、王西平、西野、刘岳、李兴民等一批新作家，

他们以独具特色的文学创作再次步入宁夏、全国文坛，成为西吉文学的新

亮点。更为可贵的是周彦虎、王雪怡、李义、李耀斌、李继林、樊文举、火霞、

马强、袁志学、康鹏飞、单小花等一大批坚守故土的作家，在繁忙的工作和

生活中，坚持笔耕不辍，作品屡屡跻身全国文学大刊，成为新时期西吉文

学创作的骨干和生力军。尤其是近年来，县委、政府全面贯彻习总书记建

设经济繁荣、民族团结、环境优美、人民富裕的新宁夏指示精神，认真落实

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，大力实施“文化振兴”工程，西吉作家捧回了

鲁迅文学奖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茅盾文学新人奖、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

奖、春天文学奖、民族文学奖、飞天文学奖等全国大奖，捧回了一大批全国

书画、戏剧、摄影、民间文艺等艺术作品大奖，这不仅为西吉文学艺术事业

赢得了荣誉，也为西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同时，还进

一步激发了全县人民立志打赢脱贫攻坚战，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

会的坚定信心和决心，为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

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。

2016年 5月，中国作协在西吉启动了“文学照亮生活”全民公益大讲

堂，中共中央委员、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做了题为《文学照亮生活，生活照亮

文学》全民公益大讲堂第一讲。这不仅是对西吉各项事业发展的肯定，更

是对西吉文学艺术的鼓励和鞭策。县委、政府审时度势，为秉承文化传统，

服务基层作家，汇集优秀作品，树立学习典范，弘扬“爱国、为民、崇德、尚

艺”的文艺界核心价值观，为建设开放西吉、富裕西吉、和谐西吉、美丽西

吉增光添彩，深入推进“文化振兴”工程实施，决定启动《中国首个“文学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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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”典藏（2017年卷）》项目，为全县有一定影响的作家、诗人编辑出版代

表性、经典性的作品选集，旨在展示中国首个“文学之乡”西吉文学创作成

就，为西吉文学进一步繁荣发展注入强大活力。《中国首个“文学之乡”典

藏（2017年卷）》项目由西吉县文联负责实施，他们始终坚持“二为”方向、

“双百”方针和“三贴近”原则，充分发挥“培扶人才，编研作品”的职能，以

流芳百世为目标，选取了思想艺术性上乘的佳作，高质量完成了这套“典

藏”的资料搜集、编辑校对、设计印刷等各项工作。今后，我们要将此项工

作形成长效机制，一以贯之，使该项目成为西吉，乃至宁夏文艺界的一个

响亮品牌，成为外界了解西吉的一个重要窗口，成为西吉文艺事业大发展

大繁荣的一个具体看点。

《中国首个“文学之乡”典藏（2017年卷）》从现有的西吉作家中选取

了在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创作中具有代表性的郭文斌、了一容、周彦虎、李义、

李继林、马强、马越七位作家，他们的创作各具审美趣味，各有艺术追求，

既有西吉文学传统的一面，又有超越地域影响而呈现出的大格局，一定程

度上代表了西吉文学发展的普遍实力。

挖掘历史，留住记忆；复兴文化，普及新知。相信《中国首个“文学之

乡”典藏（2017年卷）》的出版，定会对促进西吉文化体系建设，提升西吉

文学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。也期望通过本套丛书的发行，能够引起社

会各界对西吉的进一步关注，汇聚更大的社会力量来推动西吉发展。

是为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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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从度过了我们童年的村子里出发，一路上翻山越岭，第三天到达

县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。

四方的灯一个接一个照亮。第一次看见县城的夜晚是那么耀眼、迷人

和辉煌。感觉确实是辉煌，有如那梦中的宫殿。走在街上，卖小吃的人们陆

续搭起了自己的帐篷。串在一根根细铁丝上的羊肉串，被师傅们搁置在铁

槽似的火炉上翻来覆去麻利地烧烤，发出吱溜溜令人馋涎欲滴的声音。卖

麻辣烫的塑料帐篷一个紧挨着一个，三三两两的人从帐篷里出进。帐篷里

的客人，围坐在一个长条形的小木桌跟前吃麻辣烫，吃得真是动人心弦。

“老那家的五香羊羔头……”老板大声叫喊着。那羊头在铁锅里不安

地上下翻腾，发出阵阵诱人的清香。我们还看见在每个饭馆和小吃摊点的

门口旁边摆着一只白色的大塑料水壶，旁边的木板凳上搁着一只白色的

粗瓷碗：卖凉水。每碗凉水要卖上两到三毛钱！真是好笑，山谷的村子里，

虽然家家都吃着几百里路程驴驮、马运而来比油还贵的水，但凡是路人要

水喝时，想喝几碗就喝几碗，从不吝啬。

白天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，可此时却渐渐凉气逼人，连肠子都阵阵

痉挛。

出门时，我们两个身上只装着五元钱。

尽管饥肠辘辘，但想着不到万不得已，是不能花掉这钱的。

我的旅伴比我稍大两岁，今年十四岁有余，名字叫窝蛋。他个头比我

略高，生性善良，从来没动过别的孩子一手指头，他连蚂蚁都不敢碰。但是

出 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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悲

悯

他准备逃离这个村子的想法却由来已久。他想着：到城市去闯荡吧，说不

定能闯出名堂来呢。我也觉得村子实在没待头了。于是两个人就结伴而

行，离家出走。老实讲，跟窝蛋出门，我还是比较放心和踏实的。

眼下，我们得赶紧讨要一口吃的来填饱肚皮，然后好继续赶路。我们

觉得县城离村子还是比较近的，家人追来怎么办？我们总觉得不宜久留，

得继续前进。不知为什么，我们总觉得走得离村子越远越好，还觉得夜间

行路比白天行得快。

我们真的打算不分昼夜地走向前去。我们的目的是到能吃饱肚子的

地方去。这样的地方到底在哪里，尽管我们一时还不知道，但我们坚信只

要走下去，总会有那样的一个地方吧。

我们两个都是从未出过门的人，到县城也还是第一次。我们那村庄的

人有一辈子没出过门的，并且那样的人还不少呢。甚至连那个山谷都从没

走出去过的人也比比皆是啊！

说实在的，我们没有流浪的经验，一走进饭馆，不知道怎样向人家张

口乞讨，就只是那么乞怜地站在一边，瞅着人家吃东西。有时候饭馆里的

人便要主动问了：

“你们要吃饭吗？”

窝蛋似乎极其羞涩，憨气地说：

“身上只有五块钱。我们还有很远的路呢！”他拍拍衣袋。

“看看哪里有不要钱的（饭馆），你们赶快去吧！”

这样对我们说话还算是客气的，碰上脾气不好的人或那天人家恰巧

不高兴，就会大难临头，被人家狗一样呵斥：

“滚出去！赶紧给我滚出去，土包子！”

“土包子”有时候比骂“狗日的”还更令人难受的啊！我想把他们美美

骂一顿，或者打一顿出一口气。

虽然我们颇受打击，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对我们抱有如此大的厌恶和

偏见呢？谁愿意想当“土包子”呢？我想是没有的吧！而谁又不希望生在一

个有钱人家呢？我想也还是没有的吧！他妈的，出身卑微，骨子里也不一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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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不高贵，也不一定就不干净。荷花还出淤泥而不染呢。但是，也可以理解

他们，大约如我们一样的人曾经偷盗过人家的东西，听说还有把人家城里

的大女子拐骗来的呢。因而，才使得人家这么讨厌和憎恶我们这些人。否

则，人家何以变得这么恶毒呢？

窝蛋带我进去了两三家饭馆，皆被赶了出来。

我有些灰心丧气，自卑感渐渐漾满心中。

窝蛋却说：

“我们一不偷，二没抢，要口饭有啥错误呢？”他鼓励我们一路要下去，

说：“还是好人多，总会碰上好人的！”

我们便又沿着街旁的饭馆要了下去。窝蛋的嘴巴，说来也确乎是他妈

的特别地甜，逢年轻的男人女人就叫“叔叔、阿姨！”年老的呢？就喊“伯伯、

大爷、大妈！”他总是毕恭毕敬，脸上堆满令人同情的笑容。但走到街的尽

头，却连个毛也没要到。

我揶揄窝蛋：

“你的嘴巴跟抹上蜜糖一样，恨不得叫人家爹爹老子，有啥用嘛！”

“这你就不懂了：将小、将小，天下走了———做人嘛还是要将自己拿得

小小的、看得低低的，不论走到哪里总会受到别人照顾的。所以，嘴巴还是

要学乖一点的！”

什么做人鸟道理，我不以为然的样子。

一会儿，窝蛋仰头看看天空。天似乎阴着，稀疏的几颗星星泊在暗淡

的云中，渺茫而遥远。它们又仿佛贴在一张薄薄蓝色幕布上的窗花，被

风轻轻吹拂着，晃晃悠悠。但是，它们似乎就要消失掉了。雨前的空气凉

入脸面。

不知为何，总觉得县城的星星没有山谷的星星亮。山谷的村庄里，天

上的星星离你总是那么近，像树杈上的果子一样，伸手可摘。

出门在外，不禁有些孤单和寂寞。

我在心里开始怨窝蛋，尽管我非叫他带我出来不可，但现在仿佛一切

都是他的不对。

◎
出

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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悲

悯

窝蛋似乎看出我的不满，胳膊搭在我肩上说：

“同出来了，就是亲亲的兄弟，我不吃但不能叫你挨饿！”他掏出那仅

有的五元钱，要给我买饭吃。我心里还是挺乐意的。但又一想，这路还很长

很长，钱留着到了穷途末路的时节，不定更有用处呢。

“饿并不觉得饿，只是有点渴。有碗水喝就好了！”我说，“没想到这城

里的凉水也要卖钱！”

“真不觉得饿吗？”他疑惑地问。

我一下子有些不高兴了，气冲冲的，说只想喝水。

“那我们就去买水喝吧！”他说。

我把他的手狠狠地推一边去，悄声道：“我舍不得花掉那五元钱！”

他情不自禁地“噢”了一声，接着拍拍我的肩，说：

“没关系，花完了，我们还可以再挣嘛，听说在城里垃圾点上拾酒瓶

子、在建筑工地上抱一天砖，也够咱们的饭钱了。像我们这样勤快的孩子，

生活就是苦点，可无论如何也是饿不死的！”

其实那钱本来就是他的。我出来的时候，没带一分钱，原本也没钱。但

我总是莫名其妙地觉得我们一起走出门来，所有的身外之物都应当是我

们两个人的，更仿佛那钱也有我的一半在里面。

尽管他苦口婆心地劝我一番，叫我去吃东西，但我还是坚决不去。他

只好讲：

“那我们找水喝去！”

我点点头。

我们两个准备顺原路返回，见有几条路，我们拐了个弯，竟然就迷了

路。正要找个好心人问问，可是一想不知道怎么称呼刚才走过的地方，就

只好在原地发呆。那时候，我终于感到我们确是两个真正的乡里棒！对城

市真是太陌生了！一切都透出种种的不适，流露出莫名的恐惧。

疲倦和饥饿一阵一阵地袭来。我们望着那一幢幢高楼大厦，便想，那

里面的人是多么高级啊！

“好出门不如穷家里待！”这是山谷里的人常说的一句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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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，说实话，我们所在的那个山谷的村子，原本也不是我们的老家。

窝蛋家和我家原本都是从很远的地方逃难来的。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连

我们的老人好像也搞不清楚了。只常常听长辈讲：“我们是没有根的

人！”每听此句，我真是要落下泪来了。没有根的感觉是多么可怕啊！人

没有根就好比浮萍一样，没有根的草就渐渐枯萎了、死了。人没有根，就

永远找不到归宿，无论在任何地方———即便是在自己的房子里，也依然

仿佛是在漂泊。

一想起这些，真让人伤心。

我和窝蛋转了几圈，就又走到我们先前要饭的那排饭馆跟前。我们继

续在一个个饭馆门前徘徊。一位三十多岁正在饭馆里吃饭的魁梧的大哥

看见了我们，走出来问：

“你们还没吃饭吧？”遂从身上掏出五元钱给了我们，道：“拿去吃饭！”

我们双手接过那位不知名大哥给的钱，兴高采烈跑去各自吃了一碗

最便宜的拉面，结果还省下了一元钱。这使我们觉得这余下的一元钱与我

们身上原有的那五元钱合起来，变得更多了。唯独有点美中不足的是：花

别人施舍的钱，觉得有些不好意思。

从饭馆里出来的时候，星星一个也没有了，陆续隐没在黑的云层里去

了。雨前的风夹杂着一丝凉气袭向肺腑。

一会儿，就下起了小雨。这是五年多来我们见到的第一场雨。我们任

雨水落在身上，从一栋栋楼房下边穿过。抬头望着一扇扇亮着灯光的窗

户，再次情不自禁地想：那房子里都住着些什么人呢？那么多高高在上的

房子，却没有一间是属于我们的啊！

电线上的雨珠，在灯光的反射下，晶莹剔透，跟玻璃球似的闪闪发光。

雨越来越大了！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。

这时冲这边走来一帮人。他们好像一眼看出我们是跑出来的，张口就

说：“你们两个是从乡下来的吧？”

我们两个互相看看，点头说：“就是的！”

他们当中领头那个戴一副金丝眼镜，装扮得文静的人，笑嘻嘻关切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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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：“大人养活你们不容易，要是偷了大人的钱跑出来，赶紧送回去，知错

改错同样是好娃娃！你们说，你们偷了大人多少钱？”

“出来只带了五块钱，那不是偷的。”窝蛋说。

“拿出来让我看一看！”那人说。

我气不打一处来，对窝蛋横眉嚷道：“我们没钱！”

“闭嘴！你这小尕逼。”我的嘴立时被人抽了一巴掌。于是，我的半个

子脸都烧起来了。

我偷偷在窝蛋的肚子上碰了一下子。

这个狗日的窝蛋，竟然瞪了我一眼，似乎吓得马上尿裤子，手伸进裤

裆里捏着什么的样子。

我想窝蛋一定是想捏住自己的鸡巴，不让尿尿流出来。

我在心里嘲笑窝蛋，已经对他不抱丝毫信心了。

对于我们身上出门“只带几块钱”，那帮人也是根本就不相信。领头的

循循善诱，连声问：

“我不相信你们难道只有几块钱？我不信你们就只有几块钱？”

另一个说：

“你们从家里跑出来，就不多带钱？”

真是有口难辩。

“你们把钱藏到哪里了？”那帮人不容分说，就把我俩拉拉扯扯弄到一

个巷子深处的角落里。他们让我们两个转过身去，面向墙壁，双手举起来，

掌心贴在墙壁上。然后，他们放哨的放哨、搜身的搜身。一会儿就把我们的

全身都摸遍了。

一无所获。

窝蛋是否把钱弄丢了？我既担心又欣喜：就是把那钱丢到厕所，也别

落在这帮人的手里！

“你说的几块钱在哪儿？赶快拿出来！”那帮人中的一个光头说。

几块钱也要，这帮混蛋！

“我是说，我们出门的时候只有几块钱，刚才吃饭全花了，一毛也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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剩下！”

窝蛋竟然也学会撒谎。

“放你妈的屁。狗日的活得不耐烦了，找打哩？”那个长发飘飘、手里提

一个酒瓶的男人一边阴毒地拧窝蛋的耳朵，一边骂骂咧咧。

窝蛋的脸色被那人弄得很难堪，耳朵大约要被掐麦穗一样掐下来了。

接着，那帮人开始叫我们脱衣服。我们当然不会乐意。但他们像喝畜

生一样喝我们快些脱。他们揪住我们的头发，在我们的腿脊梁上用脚狠狠

地踢。他们还在我们的脸上像村子里的有钱男人戏弄我们穷人家的女人

一样摸来摸去。

我们一定要忍受下去。

我想不通他们为什么会用这样的办法折磨我们。

窝蛋带头脱衣服了。他对那帮家伙说：“你们让我做什么我都做哩，就

是别打我兄弟，他还是个小孩子。”他站在我的前面尽量护着。

窝蛋的话刚说完，我的鼻子上就挨了一拳。不晓得哪个孙子干的，眼

前金星乱飞，一股黏稠的东西和着雨水从鼻子眼儿里淌出来。

“你不叫打，我偏要揍他。”

我借暗淡的路灯光一看，鼻子里流出来一股又一股的血。

鼻子被打烂了。我在心里诅咒和大骂，不知道是骂这帮人，还是骂窝

蛋。窝蛋简直有意陷害我哩。

“你们要打就打我，求你们了。真的！”窝蛋敛声下气地乞求。

“好啊！”窝蛋的头上咣就挨了一酒瓶。

窝蛋怪怪地嚎叫一声，把头疯劲儿地抱住了，就跟抱紧一只瓠子似的。

我有些幸灾乐祸。

那帮人开始自己动手脱我们的衣服。一件一件地脱，很快就把我们脱

得一丝不挂。

雨水哗哗地浇在我们的身上。

他们还是一无所获。

他们失望极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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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连鞋子都要让我们脱掉，看上一番。我们光着身子，站在雨水中，

就像在进行雨中人体展览。彻骨的、冰凉的雨水像子弹一样穿过了我们的

身子，穿过了我们的心灵。

他们最终从我们身上连一枚钢圆子都没找出来。

我有些惊奇和纳闷：钱呢？窝蛋身上的钱呢？

我感到极其亢奋，对冰凉与寒冷似乎麻木不仁了，也忘记雨水渗入肌

肤的痛苦。

那帮人还不肯就此罢休，那个提酒瓶的实在难以言说了，他旁若无人

地掏出自己的牛把子，对准酒瓶的口唰啦啦撒了一泡尿，要叫我们把它乖

乖喝掉，要仿佛喝蜂蜜糖那样喝掉。

真个过分了！

他们分别架起我们两个的胳膊，一个家伙的手像钳子似的捏住我们

的鼻子。我们束手无策，我们的腿子跟秋天蚂蚱的腿子一样无力地挣扎几

下，就任由人家摆布了。

我们的喉咙默默地抗拒，尿水在喉咙一带打着旋涡。但坚持不了多

久，那尿就“咕嘟咕嘟”从喉咙里流下去了。味道有点像泪水，咸咸的，同时

又有些血腥气和苦涩味儿。

领头的那个，面无表情，站在一个角落里独自尽情欣赏，就像欣赏一

群猴子在那里表演。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洋洋得意、激动和兴奋，发出哈哈

的狂笑。那笑声令人毛骨悚然。

他们终觉无聊了，没意思了。一个说，把衣服给他们穿上。另一个却立

刻阻止了，说：

“不行，衣服咱们拿走，让这两个东西慢慢在这里洗洗上天施舍的冷

水澡吧！”

我们两个给他们跪在了地上，说：

“我把你们叫爷爷，叫太爷，求你们把衣服还给我们吧！”

他们当中的一个说：

“没门！你们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我们是十三太保。你们两个撞在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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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太保的手上活该倒霉。”

另一个说：

“这是我们的地盘，你两个土包子、乡巴佬敢跑到我们城里来鬼混，感

情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。”

这是人家的城里啊！

“我们没有撒野！”窝蛋还要申辩。

“去你妈的逼！”

窝蛋被人家一脚踹了个狗吃屎，爬滚在地上的污水坝里。

“你敢跟我们顶嘴？”

我们还有什么话讲。这是人家的城里啊！

我们再也不敢吭声，眼睁睁看着那帮人扬长而去。

我们两个沦落在外的难兄难弟，开始抱头痛哭。哭了一阵，忽然我忍

不住破涕为笑，问窝蛋：

“窝蛋，你是不是把钱扔了？”

他爬起来，弯下腰，双手抵住墙壁，对我说：

“在我肛门子里面，你把他掏出来吧！”

“狗日的，真是绝活！”我一面在心里骂，一面快活起来，有些不情愿地

扳开他的两半屁股，那钱深深地没入体内。我用指甲抠了许久，才弄出来

一点点边儿，却依旧不能拿出来。我叫他像拉屎一样用劲把钱拉出来。尽

管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

他哼哼有声，挣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还是没有拉出来。

我便在地上找了一片薄而尖尖的石头朝出来剜，等到差不多快出来

时，我用两枚尖尖的石子一夹，就夹出来了。借助巷子里那昏暗的光，我看

见那卷筒状的六块钱，上面布满了红红的血丝。雨水很快就把那血丝冲洗

掉了。

我有些不敢相信，仿佛是经历了一场噩梦。

“在外面漂泊，能活下去吗？”我问。

“活？总能活下去的！”窝蛋信心十足地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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